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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女将张琴秋传
李 蕾 杨雪燕

! ! ! ! ! ! ! ! !!#张琴秋开始产生了怀疑

公审大会在百雀园外的河滩上召开，张
琴秋看到，遭受了酷刑的许继慎被用担架抬
上了会场。张国焘端坐在主席台上，俨然充
当了审判官。他对许继慎进行严词审问：许
继慎，你勾结国民党特务，阴谋搞兵变，你没
有想到会败露得如此之快吧？当着大家，必
须老老实实交待你的罪行！

许继慎虚弱地躺在担架上，他已被折磨
得奄奄一息。但他听张国焘这么一说，居然
一挺身从担架上站了起来，双目喷火，怒视着
张国焘，用尽力气一字一顿地说，张国焘，你
到鄂豫皖来都干了些什么？大家都是看得见
的。你撤了旷军长，逼走了曾中生，团以上干
部被你抓的抓，杀的杀，什么“改组派”、“!"

团”、“第三党”，你这是借肃反之名，行剪除异
己之实，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想我
许继慎，一生身经百战，对党、对革命、对红军
的忠心，苍天可鉴，我不怕你嫁祸于我，但你
祸害革命、祸害红军，是决不会有好下场的！

张国焘恼羞成怒，没有料到许继慎死到
临头还这么刚硬，他命人将许继慎绑在一匹
马的尾巴上，张国焘自己走上前来，挽起袖
子，一鞭子下去，马拖着许继慎虚弱的身体，
在乱石滚滚的河滩上狂奔起来。太残酷了，
张琴秋用双手捂住了双眸……

大肃反的凶焰不断蔓延，先从军队的各
级干部到战士，又从军队蔓延到地方，据《皖
西革命史》上记载，“在被杀害的红军干部中，
军级 #$人，师级 %&人，团级 '(人。”而据徐
向前回忆录，“将近三个月的肃反……红四军
(个师 )*个团的干部中，幸存者只有王树
声、倪志亮，而团、营、连级干部，就换了三四
遍。”中共六安中心县委除两名炊事员外，从
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全部被杀。霍邱县委全
体干部被杀。赤南（即商南）县苏维埃政府 (+

名干部被杀掉 (&名。英山苏维埃政府 ))人
被杀掉 ),人。还有被牵连进去的区、乡干部
群众。肃反也肃掉了徐向前的结发妻子程训
宣，王树声的弟弟、弟媳、嫂子也都遇难。许

多根本就不知道“改组派”、
“第三党”为何物的忠诚共产
党员和革命群众无辜遇害，有
的儿童团员被害时才只有十
三四岁。

张国焘的做法激起了群
众的愤怒，有人贴出了公然写着“打倒张国
焘，打倒保卫局！”“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
的标语，相反，张国焘却认为肃反是非常有必
要的，鄂豫皖苏区一时节血雨腥风，张琴秋感
到惶惑。
彭杨军政干校一批一批来不及培训的新

面孔，出去以后就莫名其妙地消逝了，而培训
的速度根本抵不上肃反的速度。张琴秋开始
产生了怀疑，这样的肃反运动，究竟对革命有
利还是有害？她简直难以置信：杀掉的难道
全都是革命的异己？这些人大多土生土长在
这块土地上，他们的来历可以毫不费力上溯
好几代，应该说，他们在自己乡亲们面前，没
有任何秘密可言，那么，那些所谓的罪证，又
何以能够成立呢？鄂豫皖不就是在他们手中
诞生的吗？他们原来不都干得好好的吗？再
说，那些无辜的妇女和孩子，他们的罪过又从
何而来呢？

张琴秋几次向沈泽民提出自己的疑问，
沈泽民开始还解释几句，嗣后，解释变成了搪
塞，再后来，他干脆瞪着眼不吭声了，就让琴
秋一个人嘟嘟不已。当琴秋含着泪摇着他的
肩头反复询问时，他才说出一句：“革命，怎么
能够不流血呢！”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声势浩大的
群众抗日高潮，冲击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也
引起了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矛盾的激化。汪
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早在半年前，就在
广州成立了又一个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
公开同南京政府分庭抗礼，“九一八”事变更
使广州有机会发起对蒋介石集团的猛烈攻
势，逼迫蒋介石不得不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及
行政院长职务，宣布“下野”。蒋介石的所谓
“下野”只不过是一种故作姿态，而对红四军，
形势却显露出一个也许可以往外围发展的难
得的机遇。

)-.)年 ))月，原红四军、红二十五军以
及彭杨军政干校合编而成为红四方面军，徐
向前担任了总指挥，陈昌浩为总政委。张琴
秋调任河口县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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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这里怎么会有我们方府的人

刘丽丽用力地拍了拍王德宝的肩头，说
道，这次你是大功一件，得好好奖励奖励你。
哦？那说说看，你准备奖励我什么？王德宝问
道。刘丽丽想了想，说道，这样，晚上我请你去
德大西餐馆吃牛排，喝咖啡，怎么样？王德宝
一听她说去西餐馆吃饭就头大了。他听别人
说过，吃西餐用的不是筷子，是用
什么刀什么叉的，他哪里会使那玩
意？还有，那咖啡就更别提了，听说
苦得要命，就跟个马尿似的。
于是王德宝连连摇手，他说道，

西餐就免了，我王德宝消受不了，对
了，你刘大小姐留洋这么些年，难道
还没吃够西餐吗？你真的想请我吃
饭的话，我看，我们去一家地道的本
帮饭馆，如何？刘丽丽觉得王德宝说
得也有几分道理，在国外的这些年
她几乎每天吃的是西餐，至于本帮
菜，品尝的机会倒不如西餐来得多。
她点了点头，说道，行，就依你，你想
去哪家饭馆，我们就去哪家。王德宝
笑了，这还是她第一次请他单独下
馆子吃饭呢，看来，今晚有足够的时
间能和她呆在一起了。
方心雨是在去苏北的船上得知李少杰和

武家根不仅是老乡，而且还是来自同一个镇
的老乡。当她听到那个镇子的名字时，她呆住
了，良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因为他们的老家均
是水闸镇！无巧不成书的是，那也正是她的故
乡。而她，很久之前就被送到了上海念书，话
语间早就没有了乡音，难怪相逢不相识。何况
在苏北，即便是镇东跟镇西，说话的口音都不
完全一样，哪怕鸡犬之声相闻，哪怕仅仅相隔
了里把地。
不管怎么说吧，原来，他们三个竟是来自

苏北的同一个镇子，却又在上海相遇了，这是
多么奇妙的缘分呵！连张小海听闻之后，都有
些嫉妒了，偏偏就数他是从浙江来的。
武家根想了起来，水闸镇的方府也是名

门望族，几代书香门第，那是方圆百十里出了
名的。方心雨点着头说那就是她的家。说完之
后，她低低地叹了一口气，便不再说话了。
他们来到李府大院外的时候天已经暗了

下来。他们见李府外有家丁守卫着，便猜测李
少杰和夏秋莲一定已经被押进府内了。

三人辗转来到了后门，发现院门紧闭，好
在那里没有人看守着。武家根指了指府院的
围墙，小声地说道，我看这样，待会儿我翻墙
进去，悄悄将后门打开，放你们进来，如何？好
主意！况且大哥身手好，那堵墙根本拦不住
你。张小海表示赞同。
武家根朝着李府的墙头奔跑过去，张小
海只觉眼前一花，武家根的身子已然
翻进了李府。只一会儿工夫，后门便悄
无声息地打开了，方心雨和张小海二
人鱼贯而入。可惜的是，他们几乎在偌
大的李府中找了一个遍，就是没寻见
李少杰和夏秋莲的半点人影。
此时，不远处忽然传来了脚步声和

说话声，三人连忙闪身进了一旁的树丛
中，只见来人是一位穿长衫的长者，留
着胡须，身边跟着一个二十余岁的小伙
子。方心雨的心头感到一阵奇怪，这长
者分明便是方府的管家方忠，而身后跟
着的也是方府的家丁方六，她想了想，
小声说道，奇怪，这里怎么会有我们方
府的人？听着她的话，武家根和张小海
也颇感疑惑地对视了一眼。

方心雨说道，与其在这里胡乱转悠，
倒不如直接上前问他们。问他们？张小海吃惊地
说道。方心雨点了点头，说，不管怎么说，我总归
是方府的小姐，谅他们也不敢对我不利。武家根
叹了口气，说道，看来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
方心雨从树丛中闪出了身，这让管家方

忠和方六吓了一大跳，他们叫了起来：谁？方
心雨回答道，方管家，是我。方忠一听来人竟
叫得出自己的头衔，想来也是熟人。他上前几
步，走到了方心雨的面前，待他看清了她的
脸，便兴奋地大叫起来：小姐？真的是小姐！你
怎么会在这里？一旁的方六也是一脸的意外
和高兴。方心雨说道，我来找一个朋友。哪个
朋友？方忠问道。方心雨回答道，李少杰。他
是不是已经回到了李府？方忠起先一愣，但随
即点头，说道，他是今天上午被带回来的。他
停顿了一下，问道，小姐和他很熟吗？方心雨
点头，说道，能带我去见他吗？方忠想了想，和
方六会意地对视了一眼，回答道，行，小姐若
要见他，请跟我来。
如此多谢管家了，不过，我不是一个人来

的，还有两个朋友。方心雨说着将目光移向了
身后的树丛，于是武家根和张小海走了出来。


